
        
            
                
            
        

    
父子迷情—花脸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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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帝看着床上苍白的人影，简直不能相信这就是他一剑平天下，双肩担日月的六王子思凡。想当年，叛王奈阴谋夺位，兵临城下，是思凡一剑挡住百万大军，终令奈血染城墙。如今，又是思凡替自己挡住刺客致命的毒剑。思凡是自己六个儿子中最年幼的，却是最优秀的！

夜帝的心不由自己的抽紧了，他的思凡啊，他魂牵梦萦的思凡啊！做为一个父亲，他不应该对自己的儿子有任何的绮念；做为一国之君，他更不可以令他的国家蒙羞．可是，看着床上这酷似惠妃的脸，他为什么会觉得痛，觉得生不如死！

夜帝轻抚着儿子苍白的脸，一滴泪悄悄滑落，＂我该拿你怎么办？＂

苍白的脸微微抽搐了一下，似乎正在忍受着某种不知明的痛苦．夜帝抚摸着他微颤的眼，幻想着他笑逐颜开的样子；抚摸着他失血的唇瓣，幻想着唇边所绽放的笑颜，这是他的惠妃吗？他苦命早逝的爱妃吗？

夜帝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轻轻地吻上这失血的唇．辗转，深入，拼命的吮吸像要将他深深融入自己的身体，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让这刻骨铭心的人永远不再受到伤害．．．

幽幽的一声叹息，将夜帝从激情的沉醉中惊醒过来．＂父王，您又想起母妃了吗？＂无力的声音像是一声惊雷，将夜帝炸得粉身碎骨．

淡淡苦涩的笑容从思凡的嘴角荡起，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多么希望父王望着他的眼睛里不再有母亲的影子，他多么渴望父王爱的只是他啊！他知道这有多么惊世骇俗，他也明白父王永远也分不清他与母亲的区别不只只是男女之别啊！

＂陛下，太医求见！＂清脆的声音将两个失神的人拉回了现实．

＂宣！＂夜帝沉声道．

太医恭敬的替思凡诊了脉，小心地道：＂回陛下，从六王子的脉像看，剑伤已无大碍，但余毒未清，恐对身体会有所．．．＂

＂该死的！＂不等太医说完，夜帝已狂怒道，＂治不好六王子，你们谁也别想活！＂

太医早就吓得瘫倒在地上了，太监和宫女也跪了一地，一时间，大殿上鸦雀无声．

＂父王！＂小小的声音轻轻地响起，思凡握住了夜帝的手，＂父王，生死由命，儿臣．．．＂一阵巨咳像是一只巨手揪住了夜帝的心，＂不许说死字！听到了没有！朕不许你死！＂

＂陛下，＂太医不怕死的轻声说，＂六王子不会死．只是以后身子会弱些．只要好好调养，会有痊愈的一天的．＂

夜帝无力地坐在了床沿上，轻轻挥了挥手，＂下去吧！＂太医像是这才记起自己是有脚的，踉踉跄跄地退了下去．

＂思凡，父王害了你．＂

＂只要父王平安无事，儿臣纵然粉身碎骨，又何足道哉！＂

夜帝深深地望进思凡的眼情，如此的清澈透明，这是惠妃的眼睛啊！夜帝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唇上有轻柔的触感，＂父王，当儿臣是母妃吧．＂这句话，像是一句解咒，令夜帝所有的自制在这一瞬间土崩瓦解．他粗暴地吻上柔弱的唇，像是倾注了所有的思念与爱恋．双手粗鲁地扯开思凡的衣襟，探入他平坦的胸前．

思凡紧紧地拥住他的父王，心里是沉沉的伤痛．就这一次，就这样沉沦一次吧．抛开所有的世俗与偏见，沉沦吧，沉沦吧，就这样一直一直沉沦下去，什么也不想了，什么也不管了，就这样深深的爱一次吧．

大殿内的气氛暧昧起来，＂爱妃，爱妃．．．＂夜帝迷迷糊糊地在思凡的胸前喃喃自语，击碎了思凡一地的伤心．

夜帝的手探向思凡的下身，在触到玉茎的那一刹那，像是一道闪电划破了一切的沉沦．

＂不！！！＂夜帝悲嚎着后退，摔倒在床前．

眼前是衣衫不整的思凡，入目之处，一片红痕青紫，脸上有着病态的红晕．

＂你是朕的儿子！记住你的身份！别再来引诱朕！＂

思凡听见自己心碎的声音，老天爷啊，难道就这么沉沦一次也不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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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后！母后！”大王子思安跌跌撞撞地冲进大殿，“母后，大事不妙啊！”

坐在贵妃椅上享受着宫女捶腿按摩的王后闻言皱了皱眉，摒退了宫女，叹息道：“看看你，象什么样子！天塌下来了吗？”

思安不安地搓了搓手，喃喃地道：“儿臣只是心急，母后恕罪。”

王后闲闲地道：“说说，出什么事了？”

思安跺了跺脚，狠声道：“老柯失手了！”

“失手了？”王后拿着湘妃扇的手顿了顿，秀眉皱得更紧了，“老柯呢？”

“死了。”

“死了你还慌什么？”王后又恢复了闲闲的样子，好象在说一件象肚子饿了就要吃东西一样平常的事。

“可是，思凡受伤了。”思安象是不甘心的挥了挥手。

“思凡受伤了？”王后摇了摇湘妃扇，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老柯可真行啊！能让大王亲封的‘一剑平天下，双肩担日月’的人物受伤，可不容易啊！”

“可是，思凡是替父王挡了毒剑。”思安象是越说越不甘心。

“哦？”王后挑了挑秀眉，不等她开口，思安已迫不及待的嚷道：“这下子，父王更宠他了。迟早儿臣这个太子的头衔要给了他！”

“你本来就不如他。如果不是长幼有序，何时轮得到你。”王后摇了摇头，自己的儿子有几斤几两，她这个做母亲的可清楚的很。

“可是，”思安涨得脸也红了，“凭什么他那个狐狸精似的母亲惠妃从母后手里夺走了父王，现在，这个孽种又来和我争夺太子之位！儿臣不甘心啊，母后！”

王后艳丽的脸开始变得狰狞起来，“别在本宫面前提起那个狐狸精！”

思安害怕的缩了缩脑袋，知道触犯了母亲的大忌讳。

王后愤愤的站了起来，切齿道：“如果不是当年大王不念夫妻旧情独宠那个狐狸精，如今又鬼迷了心窍拿那个孽种当宝，本宫又岂会走到这一步！”

思安象是要弥补刚才的失言，迭声说：“是啊，是啊，他不仁，我不义！母后没有做错，错全在父王。”

王后舒了一口气，拍了拍儿子的肩膀，“难得王儿理解本宫，本宫将来可全仰仗王儿了。”

思安笑道：“母后请放宽心，儿臣一定会让母后荣登王太后宝座。整个夜国将来定会是我母子的天下！”

王后一脸期许，母子俩陷入了对未来的憧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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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六月，天气开始闷热起来，思凡的身子更加嬴弱，而夜帝自那日之后便人影渺渺不曾见了。边关传来大将军马海与月国交战失利，五十万大军在乌鸣峡一役中全军覆没，马海兵败还朝的消息令思凡的心情更加郁闷。

这一日，宫中首领太监刘公公来见，一脸土色，哭丧着脸道：“大王因乌鸣峡一事龙颜大怒，不顾朝中众臣的力谏，执意要斩马将军。如今，只有六王子能劝得了大王了。”

“父王要斩马将军？”思凡长叹道，“马将军可是朝中重臣，一旦有什么不测，朝纲必然大乱。父王糊涂了。”

刘公公磕头道：＂请六王子劝阻大王．＂

思凡闻言苦笑不已，如今父王对自己是避之唯恐不及，如何劝阻啊！只得道：＂看来也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

思凡与刘公公一路行来，远远已听得夜帝的咆哮之声．宫外的太监宫女全都跪在地上，大气也不敢喘一声．刘公公一边在前面引路，一边叹道：＂从没见大王发这么大的火，山崩地裂一样．众大臣与太子殿下在宫内已多时，先前还敢回上两句，现如今，连个声息都没有了．＂

在刘公公的唠叨声中，宫门大开，刘公公正待开口通报，忽见一只黑色的镇纸兽迎面飞来，夜帝的咆哮声也随即而来：＂出去！朕不是说过不许进来！你们这些狗奴才反了天了！＂

＂儿臣不知父王有喻在先，请恕擅闯之罪．儿臣这就告退．＂思凡恭身一礼，转身就走．

＂站住！＂夜帝大喝一声，愤怒的双目中有流彩闪过，沉声道，＂回来！＂

思凡转过身来，这才注意到太子思安跪倒在夜帝的面前，他的身后是左右丞相与一脸视死如归的马大将军。

思凡望着夜帝因愤怒而略显狰狞的脸，竟然觉得好笑起来。忍不住的笑意落在夜帝的眼里，竟令夜帝感到些许的无奈与尴尬，脱口怒道：“有这么好笑吗？”

思凡的笑意还荡在唇边，恭声道：“儿臣不敢。”

夜帝瞪了一眼道：“如果你是来为马海求情的，这就出去吧。”

“马将军令夜国蒙受这奇耻大辱，”思凡扫了一眼一脸愧色的马海，慢慢地吐出两个字，“该——斩！”

此言一出，大出众人意料之外，左右丞相一脸的难以置信，思安却一脸狂喜，只有马海自知死罪难恕，早存必死之心，倒还是一脸镇静。

夜帝挑了挑浓眉，奇道：“该斩吗？”

不等思凡开口，思安已迫不及待地道：“当然该斩！马将军罪无可恕，不斩，不足以泄民愤！”

“不能斩！”左丞相急道，“马将军乃国之栋梁，二朝元老，如然被斩，朝纲必然大乱！”

右丞相附合道：“大王，千万斩不得！”

马海在旁早已悲愤欲绝，嚷道：“两位丞相高澹砗Ｓ朗啦煌〉砗Ｗ锬跎钪兀蛩啦蛔阋孕惶煜拢蟠笸醮陀谝凰溃　?

夜帝看了思凡一眼，道：“来人哪！将马海拖出去斩了！”

“慢着！”思凡忽然跪在夜帝面前，道，“在斩马将军之前，请父王准儿臣接替马将军之职。”

夜帝皱了皱眉，若有所思。

思安高声道：“有六弟出马，月国乌合之众，何足道哉！”

左丞相道：“六王子若能领兵平乱，实是社稷之幸！＂

夜帝狠狠地瞪了思凡一眼，切齿道：＂今日就到此为止，全都给我退下！＂

思凡正待随众人离开，听得夜帝道：＂思凡，你留下！＂

待得大殿中只剩下父子两人，夜帝再也控制不了怒火，吼道：＂该死的！你一定要这么做吗？！＂

＂父王若执意要斩马将军，儿臣不得不这么做！＂思凡深深地望着夜帝，＂除了马将军和儿臣，朝中还有哪位大将能担此重任？＂

夜帝抓住思凡的肩，狠声道：＂你就这么糟蹋自己的身子吗？＂

思凡叹气道：＂父王，和月国议和吧．您早知道，月国兵强马壮，开战本就是不智之举，何苦陷万民于水火？＂

＂月国大王不是善辈，不会如此干休．＂夜帝忧心忡忡．

思凡扶住夜帝的肩，＂为了黎民百姓，试试又何妨？＂

夜帝发亮的眸子深深望向思凡，幽幽叹息道：＂你为何如此像你的母妃？她也总是以民为念，以社稷为重．＂

思凡无语．夜帝轻轻将他拥入怀中，无限感慨地说：＂为什么你不是惠妃？＂

这句话像是一把利剑，狠狠地刺中思凡的心，令他痛得喘不过气来，排山倒海般的咳带出一片鲜红．

＂你吐血了！＂夜帝大惊失色，急道：＂来人－－＂

＂父王，＂思凡轻声道，＂别宣太医，儿臣没事．＂

＂怎么会没事？怎么会没事？＂夜帝扶思凡坐在床沿，痛心道．

＂儿臣真的没事．＂思凡轻叹道，＂让父王受惊了．＂

夜帝轻轻抱住思凡，那一片鲜红在地上溅开一朵耀眼的花，深深刺痛夜帝的眼．

＂你为什么就不懂得爱惜自己，让朕如此的牵肠挂肚，一刻也放不下你啊！＂

思凡满足地在夜帝的怀中闭上了眼睛，＂有父王这句话，儿臣死而无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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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早已亮了，早晨的阳光暖暖的照进大殿中一夜未眠的夜帝，他的面前是月国送来的议和书．

夜帝叹了口气，看着桌上那几行看了一夜的字迹，那是月国议和的条件，月国的明月公主月依依与夜国六王子夜思凡的联姻．

夜帝知道，这是夜国脱离战乱的最好的方法，可为什么自己的心会痛成这样，这几行文字会令自己方寸大乱．

这会令自己痛不欲生，会令思凡一生痛苦，因为明月公主是个人尽皆知的石女啊，这会是怎样的一场婚姻啊！他早知道月国大王不会轻易议和，石女，这就是与之议和的低价，这就是平息战乱的代价，可是为什么这一切要让思凡来承受？

夜帝的眼前似乎闪现出思凡那酷似惠妃的脸，这张脸几乎令自己沉沦于万劫不复的深渊．或许，联姻，也是一种解脱吧．

就这样吧，就这样令一切结束吧．夜帝似乎找到了一个最好的理由，坚定的在议和书上盖上了大印．

月国与夜国联姻的那一日，天上下着浠浠沥沥的小雨，众人都说，这是老天爷在为夜国最优秀的六王子抱着不平．

思凡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的新娘子，也不知道如何面对喜宴上神色不安的父王．他的心里深深的知道，娶明月公主是自己为人臣的责任，而他的感情呢？自从接到圣旨的那一刻，他的心已经死了．夜帝已经做出了他的选择，那么自己就应该放弃对他的一切奢念，收起这一颗伤痕累累的心，去做明月公主的丈夫，去做为国为民的大英雄．

喜宴只进行到一半，思凡就醉了，酩酊大醉．他被人扶着恍恍惚惚地躺在一张大床上．

身边有个人一直在说话，可是他一句也听不见，只会对着那个人笑．那就是明月公主吧，＂对不起，我知道我不该喝醉的，我一定会做一个好丈夫的，相信我！＂思凡反反复复的说着这句话，可怜的明月公主，洞房花烛夜竟然有个烂醉如泥的新郎，不知道会多么的生气．

想着他那个可怜的新娘子，思凡陷入了沉睡． z

思凡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入目是一片艳红，斗大的红色双喜刺目的提醒他，昨晚的一切不是一场荒唐的梦。

宿醉的思凡头痛欲裂，不觉微微呻吟了一声。y

“你醒了？”一个银铃般的温柔声音在身旁响起，思凡转头，看到了他一脸羞红的新娘子。

看着明月公主艳若桃李的俏脸，思凡的心莫名的一阵心痛，天啊，她为什么不丑一点呢？为什么要对他这样的温柔？这样的明月公主令他怎么忍心冷落他，怎么忍心对她三心二意？

“要不要喝点水？小桃说，喝醉酒的人醒过来后会感到口渴的。”明月公主站起身，想去桌上倒水。

“公主，”思凡拉住了她，“我不渴。”b

明月公主看了眼思凡，脸羞得更红了，用低低地几不可闻的声音道：“别叫我公主，我已经是你的妻子了，叫我依依吧。”

妻子，是啊，她已经是自己的妻子了。可是新婚之夜，他却让她侍候了酒醉的他一整夜。思凡不觉地苦笑道：“对不起，依依。”

明月公主的脸上是满满的柔情，神色间有些许的不安，小声说：“不要这么说，是我对不起你，是月国对不起你。”

明月公主深深的看着思凡，叹息道：“ 因为父王知道我那么的喜欢你，那么的崇拜你，所以才遂了我的心愿。如果不是我，你不必受这屈辱。“

“你喜欢我？崇拜我？”思凡苦笑不已。g

“是啊！”明月公主的脸上绽开了一朵最美丽的笑容，整个人象是会发光一样，“一剑平天下，双肩担日月！”

“就因为这个？”思凡好笑地说。

“对！”明月公主整个人都沐浴在阳光里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谁能及得上你的万分之一，你是夜国最勇敢的王子，你是父王唯一钦佩的人。”

“你知道吗？”明月公主的笑容令思凡觉得眩目，“来夜国之前，我是那么的不安，那么的自卑，可是昨夜你要我相信你会做个好丈夫，我有多么欣喜！”明月公主的眼里是满满的笑意，“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一切了！”

我是她的一切？思凡心痛地闭上了眼睛，可是，谁是我的一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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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一段欢乐的几乎是幸福的日子。思凡不安的发现明月公主除了不能与他圆房之外，确实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好妻子。知道思凡身子不好，她从月国带回来了成山的奇珍异药，面对思凡她永远笑逐颜开，贵为一国的公主她没有一点架子，全府上下几乎是立刻就喜欢上了这个平易近人的女主人。

生活对于思凡来说几乎是完美了，可是刘公公的到来击碎了这一切的假象。

刘公公一脸的憔悴，六十多岁的人看起来有八十岁。

“自从六王子大婚那晚开始，大王就将自己关在惠妃寝宫，令人在寝宫墙上挂满了惠妃的画像，终日沉默不语。”刘公公是宫中的老人了，是看着夜帝长大的，说到这里，眼泪都下来了，“奴才知道六王子新婚燕尔，实在不该来，可是奴才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呀！”

看着刘公公泪流满面的脸，思凡感到一阵阵的心悸。不是决定放弃了吗？不是决定死心了吗？可是为什么，还是会觉得痛，觉得心疼？

“父王是想念母妃了。”一旁的明月公主叹息道，“没想到，父王还是一个痴情之人。”

明月公主灿若星辰的双眼清澈地望向紧皱双眉的思凡，“去看看父王吧。”

思凡意外的看了眼明月公主，可以吗？他可以抛得下温柔娴慧的明月公主，去见自己魂牵梦萦的父王吗？

思凡深深地吸了口气，就去见他一次吧，就当是为这段感情作一个最后的交代，从今往后，明月公主就是他的一切了。

虽然下定了决心不再为了夜帝心动，可是看到他的那一刻，思凡还是震惊不已。

夜帝明显的消瘦了，往日的飒爽英姿如今已不可见．他痴痴地望着墙上惠妃的画像，眼里是满满的痛苦．

看着这样的夜帝，思凡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他轻轻地将手放在夜帝的肩上，长长地叹了口气．

夜帝回头，他眼里满满的痛苦就这样轻易地注入了思凡的心里．

＂朕怎么可能爱上你？＂夜帝的话象是一个惊雷，差点就令思凡崩溃了．

夜帝紧紧地拥住了思凡，话音里是沉沉的伤痛：＂朕一直以为朕只是将你当成惠妃的影子，可是当你穿着大红的喜袍，牵着明月公主的手，一步步走向朕的时候，朕这才明白，朕错了，你已经在朕心里了．＂

＂太晚了．＂渴求了这么久，为什么到现在才来说爱他？思凡苦笑道：＂我已经是明月公主的丈夫了．＂

夜帝突然狂笑起来，高声道：＂是啊！你要做明月公主的好丈夫！在你大婚的那一晚，你已经对朕说了无数次了！那么现在，你是不是已经是一个好丈夫了？＂

思凡望着夜帝的脸，忽然有点生气了：＂这不就是你想要的结局吗？＂

＂对啊，是朕害怕了，是朕放弃了．＂夜帝的失魂落魄刺痛思凡的心．＂可是，当朕看着惠妃的画像，看到的却是你啊．＂

＂父王，＂思凡的眼里是满满的疲惫，＂结束吧，就这样结束吧．这是最好的结局．＂

＂结束？＂夜帝的脸开始狰狞起来，＂结束这一切，然后你就可以和明月公主双宿双飞，百头到老！＂

＂这样不好吗？＂思凡无力地说．

＂不！！＂夜帝大吼道，＂朕不要这样的结局！你是朕的！永远只能是朕的！＂吼叫声中，夜帝疯狂地吻上了思凡的唇．

＂不！不要这样！＂思凡用力推开已失去理智的夜帝，心痛的像是快要死了，他死命地咳了起来，四肢百骸似乎都不是自己的了．他快要死了吗？或许这才是最好的结局．

夜帝的双眼红的象是要滴出血来，“你是朕的！你是朕的！”

夜帝在思凡的颈项上烙上无数的唇印，顾不上思凡扯心裂肺般的咳还在耳畔，粗暴地撕开他的衣襟。白晰的胸膛如玉般的晶莹，引诱着夜帝不住地沉沦．

＂不要！不要！＂思凡的神智开始有点恍惚起来，胸口的巨痛象是一只利爪，抓住了他所有的心神．

夜帝吮吸着他樱红的乳尖，发出喃喃的赞叹．粗鲁的双手毫不迟疑的探向他的腰际．

上千个惠妃微笑着在思凡的眼前旋转，似乎又听到她临终前的话语：＂发誓用你的一切来扶佐他，用你的生命来爱他，为他生，为他死，直到你生命的终结．＂

＂母妃，母妃．＂思凡不经意间的低吟声，令夜帝勃然大怒，他摇晃着思凡的肩膀，切齿嚷道：＂夜思凡！你给朕听清楚！朕爱的是你！是你！＂

夜帝狠狠地抓住思凡的玉茎，用力向下一扯，思凡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

夜帝按住他的双腿，毫不怜惜地揉搓起来．小小的玉茎在这样的虐待下，开始充血肿胀，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致命诱惑．

思凡的呼吸开始困难起来，眼前幻化出明月公主倩巧的笑魇．经过了这一切，他怎样才能心安理得地去做她的丈夫啊！

＂依依，我可怜的依依！＂小小地呢喃象把利剑，刺入夜帝的心．

＂你真的爱上她了吗？你真的放弃了吗？＂夜帝气得全身都颤抖起来，没有任何的滋润，惩罚般地将他的硕大直挺入他的身体．

＂啊……＂巨大的疼痛象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开来，腥红的血不断地滴落，刺痛夜帝的眼．

＂这就是你爱依依的方法，对不对？＂夜帝在思凡体内疯狂的抽送，＂她的身子是不是和你一样的美，令你如此的朝夕难忘！＂

巨痛，排山倒海一样的巨痛一波一波地向思凡袭来，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大口大口的鲜血从嘴角不断地溢出．整个寝宫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

让他死吧，就这样死吧！不用再为谁心痛，不用再挣扎，不用再这么辛苦地去爱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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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七天以后了。满屋子里都是人，四处飘散着浓浓的药香。太医们忙碌地检查着思凡的全身，小心翼翼的样子，好象他是一件易碎的瓷器。

“都给朕出去！”夜帝略带沙哑的声音过后，屋子里一下子就空荡荡了。

夜帝的手抚上思凡冰凉的脸，声音里有浓得化不开的懊沼牒蠡冢骸岸圆黄穑　?

思凡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事已至此，他还能有选择的余地吗？他还能再回头吗？

“让我走！”思凡坚定的吐出这几个字，好象用尽了一生的力气。

“好！”夜帝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在闪光，“我们一起走！”

“一起走？”思凡整个人都愣住了，他在说什么？为什么自己一个字也听不懂？

夜帝的整个人都象是在闪光，“对，我们一起走！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去一个山清水秀的世外桃源，”夜帝深深望进思凡的眼，象是在许一个亘古不变的承诺，“我们在一起，过一辈子！”

那是一种怎样的诱惑啊！思凡差一点就要欢呼了，可是，就在这时，刘公公进来了。

“大王，六王妃明月公主求见！”

明月公主花容惨淡，双目红肿，哭着说：“我好怕你就这么丢下我了。”

思凡的心里是满满的愧疚与不舍：“对不起，吓坏你了。”

“刘公公说你在宫中旧疾复发，生死一线，我吓得魂都没了，若不是有父王在旁劝慰，我怕自己支持不了这七天。”明月公主梨花带雨，早已泣不成声。

面对如此深情的明月公主，思凡简直无地自容。如果让她知道自己背叛了对她的感情，抛弃了曾对她许下的诺言，做下了人神共愤的丑事，她会如何的震惊，如何的鄙视！

想到这里，思凡的心一阵巨痛，连呼吸都困难起来，他拼命的咳嗽，象是要把所有的罪孽都从身体里一次排出。

明月公主吓得花容失色，抱住思凡的肩，大哭起来。

夜帝早已大声传唤着太医。

思凡白晰的颈项上几点红痕闪过明月公主的眼前，那象是个惊雷，将她炸得目瞪口呆，连太医说了些什么也听不见了。

明月公主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离开王宫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回到王府的，那几个暗红色的斑点不停地在眼前飞旋，象是一道符咒，深深地刺痛她的心。

“小桃，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明月公主无助地紧握着侍女小桃的手，方寸大乱了。

“公主，公主，您怎么了？不要吓小桃啊！”小桃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看见明月公主六神无主的样子，早已吓得只懂得哭泣了。

“他是我的丈夫啊！”明月公主一脸的伤心，“可是他现在有了别的女人，我该怎么办？”

“不会的！六王子对公主那么好，不会的！一定不会的！”小桃拼命地摇着头，“更何况，他是夜国最优秀的王子啊！”

明月公主抱住了小桃，好象只有这样，才能给自己活下去的力量，“就因为他是最优秀的，所以他怎么可能与如此不堪的我相守一生啊！”

“您是全世界最好的公主，六王子能娶到您是他前世修来的福份啊！”小桃哭得声音都哑了。

就在明月公主悲痛欲绝的时候，王后与思安却在听了太医的话后，喜出望外了。

“报应！报应啊！！”什么风度，什么仪态，统统都不见了，一贯优雅的王后笑得前仆后仰，“父子乱伦，亏他们做得出来！”

思安的眼角眉稍都是止不住的笑意，似乎是刚才已经笑到岔了气，狠狠地喘了两口，这才道：“下身充血破裂，天啊，父王也太强了吧！”

“不许放肆！”王后喝斥着思安，脸上还有着止不住的笑意。

“怪不得，这么多儿子当中，他独宠思凡。”思安愤愤地道。“原来，他们之间这么龌龊，这么无耻。”

他忽又笑着道：“父王也真不够小心，做到思凡吐血，连夜急召太医，这下子是怎么瞒也瞒不住了。”

“什么一剑平天下，双肩担日月的英雄人物，”王后轻蔑地道，“说得这么好听，不过就是一个承欢于大王胯下，连个女子都不如的男宠而已。”

“怪不得父王让思凡娶那明月公主，”思安笑道，“原来是在掩人耳目。”

王后冷哼一声，道：“自欺欺人，愚弄天下，做出如此苟且之事，必然大失民心，王儿取得天下的时机已到了。”

思安一脸得意，大笑道：“天作孽，由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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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万簌俱静，肃穆的王宫沉浸在暴风雨前夕令人窒息的平静里，皎洁的月光如白丝绸缎一般的轻洒在王宫每一个角落，也轻洒在夜帝的龙床上，辉映着纠缠在一起的两条白晰人影。

“天啊，你真美！”夜帝揉捻着粉红色的乳尖，情难自禁地将唇舌依附了上去。“真是奇怪，朕到现在才发现，后宫六千粉黛竟然没有一个能及得上你！”夜帝发亮的眸子因激情而显得有些许的迷离，痴痴地对上思凡不安的眼睛。

“我们真得可以吗？”思凡看着在自己的胸膛上用舌头划着圆圈的夜帝，一脸的不安与疑惑。

夜帝柔情的目光穿透思凡的心，“放下所有的一切顾虑，把你自己交给朕！听从你心的安排，让朕带你上天堂！”

天堂？什么是天堂？在那里是不是就没有伦常，没有尊严，没有君臣，没有一切的顾虑，可以随心所欲，和所爱的人厮守一生？思凡被这样的天堂诱惑了，可以沉沦吗？可以什么都不管了吗？可以不管父子君臣，可以不管夫妻承诺，可以不管江山社稷，那只有爱的天堂，是怎样的完美世界啊！

思凡的心被诱惑了，他闭上了眼睛，脸上显露出前所未有的闪亮光芒，期待着所爱的人将他带上爱的天堂！

思凡沉醉的神情激发了夜帝早已经蠢蠢欲动的欲望，他的大手爱抚着思凡的每一寸肌肤，那年轻的，充满弹性的触感，深深震撼着夜帝的心。

从夜帝指间撩拨出的快感一丝丝地融入思凡浑身的敏感，喉间溢出止不住的呻吟：“啊……嗯……”

低低的呻吟声，像是一句句激情的魔咒，夜帝难以自制的轻轻抬起思凡圆润的臀，忍不住用中指爱抚着他的菊穴。

随着夜帝的挑逗，思凡的心象是同时被夜帝狠狠地一把揪起，无法言状的痛苦带着莫名的快感充塞全身，令他绷紧了每一寸肌肤。

紧绷的肌肤随着中指的不断深入，溢出一粒粒小小的汗珠，在月光下晶莹剔透，象露水般散发出眩目的光芒。

夜帝的目光渐渐变得深遂，毫无预警地一把抬起思凡的大腿，“啊……”思凡迷离的目光恍惚间发现，夜帝已将他的昂藏置于他的胯间。

“不！”那锥心的痛苦似乎还未弥散，令思凡禁不住浑身颤抖起来。

夜帝安抚的吻上思凡的唇，“把你的一切都给朕！……让朕好好地爱你！”

前一次欢爱的痛苦还在眼前，思凡的呼吸又开始困难起来。“不……不……不要……”断断续续的话音落入夜帝的深吻里，无法吞咽的银丝从嘴角缓缓流下。

这样的思凡深深震撼着夜帝，顾不得安抚他的恐惧，夜帝猛一挺腰，已深入思凡的体内。

“啊……”小小的菊穴无法承受夜帝的硕大，腥红的血液滴落胯下，撕裂的痛苦又一次度卷思凡的全身。

看着胯下一脸痛苦抽搐的思凡，夜帝强忍住了澎湃的欲望。“放松，用你的心去感觉。”夜帝耐心地等待着，疼痛渐渐过去，青涩的小穴终于适应了夜帝的硕大。

夜帝在思凡体内缓缓抽动，肉壁被磨擦的异样感觉，令思凡渐渐放松了心神。奇异的快感慢慢在体内升起，“嗯……呀……”思凡的嘴里开始溢出愉悦的低吟。

夜帝加快了抽送的速度，一次又一次的深入，带给思凡前所未有的陌生的快乐，一次次濒临激情的天堂。

寝宫里一时春色无边，暧昧的气氛在四周弥漫开来。月光下，两条激情舞动的身影昭示着两颗坚定的心沉沦于这段不被人祝福的畸恋。

急促的喘息，紧紧的拥抱，短暂的幸福过后， 夜帝轻抚着思凡胯下细腻的触感，那里还残留着放纵激情后的余味。“朕决定了！”夜帝轻声说，“朕已经写好了传位诏书。等天亮了，就和朕走吧。”

思凡迷惑地抬起头，神色分明还沉浸在激情里。夜帝忍不住轻啄一下他的唇，“朕怎么放得下这样的你，和朕走吧。”

走？这个字象道闪电划过， 所有的一切顾虑又浮上眼前。思凡长长叹息着，这偷来的幸福啊，他能拥有多久呢？

“朕将王位传给了太子，这些年，朕确实冷落了他们娘俩。”夜帝深情地看了眼思凡，道：“本来，在朕的心里，你是最好的王位继承人，可是，朕知道，你宁愿要朕也不会想要那冷冰冰的王位。”

思凡在夜帝的怀里找了一个最舒适的位置，幸福的闭上了眼睛，就让这幸福再持久一点吧！

“朕已修书一封，天亮就着人送去给月帝，让月帝再给明月公主觅一位如意郎君。”夜帝大刀霍斧的安排着一切，“天一亮，刘公公会在宫门外等，和朕一起浪迹天涯吧。”

“我曾经承诺过依依，这一辈子都会做她的好丈夫。”一想到明月公主深情的目光，思凡的心就止不住的痛起来，“如果我的幸福必须建立在依依的痛苦上，我会愧疚一辈子。”思凡定定的望进夜帝的眼睛里，“我宁愿不要这样的幸福。”

夜帝闪亮的目光开始暗淡下来，“为了明月公主，你就不要朕了吗？”

思凡拥住夜帝的腰，将脸深埋进他的胸膛，“在我大婚的那一天，我就担负起了对依依一辈子的责任，如果我背弃了这个责任，辜负了如此深情的妻子，这样的我，还怎么立于天地之间，还怎么配得到你的爱！”

夜帝被深深震撼了，好久，他才大笑道：“这才是朕的思凡！依依是你的责任，为了你，朕可以等，等着依依原谅你的那一天，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寻找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堂！”

思凡的神色并没有因为夜帝的话而有丝毫的愉悦，反而更加深了忧虑，“如果，”思凡望进夜帝深情的眼，“如果，依依这一辈子都不原谅我呢？”

夜帝的眼神变得深遂无比，“朕不想要你这一辈子都活在痛苦里，朕想给你完完整整的幸福！”他咬了咬唇，视死如归般道，“如果她一辈子不原谅你，那么，朕就等你一辈子！”

思凡被这样的夜帝诱惑了，他情难自禁颤抖着吻上夜帝厚实的唇，“父王，过了今晚，就让我们接受命运的安排吧！”

夜帝揉捻着思凡光滑的肩，轻轻吐出一句话：“今晚，你只能属于朕！”

他的大手滑向思凡的腰际，温情的抚上他的玉茎，“嗯……父王！”思凡发出激情的邀请。

夜帝的唇顺着思凡的胸口蜿蜒而下，一点一滴的将他的甜美摄入口中。在思凡难以自抑的低吟声中，将他的玉茎含入口中。

“啊……”思凡惊骇地抬起头，“父王……”

夜帝微笑着低头，舔拭着，吮吸着，脆弱的玉茎几时曾受过这样的刺激，立即在夜帝的口中挺立起来。

“嗯……啊……”思凡忍不住弓起了身子，想在夜帝的口中寻求更多的快感。

夜帝不负所望的吞吐着，在思凡的全身激起止不住的颤栗。随着夜帝吞吐的深入，如潮水般汹涌的快感，一波一波地袭击着思凡脆弱的神经，他在夜帝深情的凝视下，释放出了他所有的激情，紧拥着彼此，到达爱的天堂！

这一夜，寝宫里暖意浓浓，激情的人儿交换着彼此的深情，缠绵，缠绵，直至天明。而天明后，等待着他们的又将是一个怎样的未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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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凡下定了决心要告诉明月公主一切，但是在见到她的那一刻，却心痛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那样的憔悴，那样的落寞，心力交瘁的明月公主用幽怨的眼神望着他的时候，思凡的心都要碎了。

“依依……”思凡咕哝着，说不出一句话来。

“什么都别说了。”明月公主一脸倦意地看着期期艾艾的丈夫，他是来告诉自己，他背叛了自己的诺言，背弃了这段婚姻，下定决心不再回头了吗？

“依依！”思凡坚定的拥住妻子的肩，“对不起！”

这三个字重逾千金，沉沉地落在明月公主的心头，他要告诉自己，他爱上了一个宫女吗？

“我爱上了一个人。”思凡艰难地说出这句话，却再也说不出一个字。该怎么告诉她，他爱上了自己的父亲，爱上了她的公公！思凡无法想象明月公主会有怎样的神情！

“我已经知道了。”明月公主无力地瘫坐了下来。他还是说出了口，他还是决定了背叛。

“你已经知道了？”思凡心中有莫名的轻松，她知道了？

明月公主心痛地看了一眼他的颈项，苦笑道：“在我最后一次入宫看你的时候，我已经发现了。”她无助地看了他一眼，“那么，你现在打算和我说什么？来告诉我你有多么的爱她？”

“你能原谅我吗？”思凡深深地望着明月公主，紧张地就要发抖了，天知道，他有多在乎她的答案。

明月公主的眼睛里是满满的痛苦，似乎并没有听见思凡的话，顾自说：“你曾经爱过我吗？”

思凡愧疚地对上她的眼睛，深深地吸了口气，说：“从我懂事起，他就在我的身边，承担着我所有的不快和委屈，分享着我所有的荣耀和快乐。”思凡的神色开始迷离起来，他沉浸在了对往事美好的回忆里，“我曾经发誓，要用我的生命来保护他，来爱他，直至生命的终结。我一直这样做着，做梦都不敢忘记。上天注定我一出生便是爱他的，这么多年来，他一直一直都在我的心里，我努力过，挣扎过，我也曾经尝试着去爱你，可是我还是忘不了他，我还是不可救药的爱着他！”

“不要再说了！”明月公主已泪如雨下，大声嚷道，“我不想听！不想听！”

“依依！”思凡扶住她的肩膀，将她纳入怀里，涩声道：“对不起！”

“你这样的爱她，为什么还要同意娶我！”明月公主在思凡的怀中放声大哭，“为什么给了我希望，然后又残忍地亲手掐灭它？”

“对不起！对不起！”除了说抱歉，思凡不知道自己还能说什么。

明月公主在思凡的怀里哭泣了很久，最后，只幽幽地说出一句话：“如果真的那么放不下她，就娶她进门吧！”

“什么？”思凡怀疑自己听错了。

“娶了她吧。”明月公主的眼睛里有太多的无奈与委屈，“我宁愿和她分享你，也不想失去你啊！”

“你在说什么？”思凡忽然觉得好笑起来，娶他？娶这一国之君？娶自己的父亲？

“你不是爱她吗？”明月公主也迷惑了，“你今天来和我交代这一切，不就是为了要娶她吗？难道……”她的神色更加的凄苦了，“难道你只想拥有她一个，要我离开吗？”

“不！”思凡脱口道：“我怎么会想让你离开！是我想离开啊！”

明月公主死死地抓住了思凡的手臂，急急地道：“你要走？为什么？我已经同意你迎娶她进门，我不介意和她共侍一夫，为什么还要走？难道……难道你们介意吗？”说到最后，明月公主整个人都象是虚脱了。

“我非走不可啊！”思凡满脸都是无奈，“这里是断断容不下我们的。”

“怎么会？”明月公主坚定地说，“我都不介意了，还有谁会反对你娶一个宫女？”

“宫女？”思凡忍不住笑出声来，“你以为我爱上了一个宫女？”

“不是吗？”明月公主一脸的疑惑，“在宫里，除了宫女，你还能爱谁？”

“如果真是个宫女，我何苦挣扎了这么多年！”思凡苦笑道。

“不是宫女？”明月公主的心里隐隐开始不安了，“是谁？”

思凡简直不敢看她的脸，“是父王！”

明月公主整个人都傻在那里了，“你说什么？”

“我早就知道和他在一起是一个天大的错误，那会毁了他，毁了我，毁了整个夜国。这样的爱需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我们挣扎过，抗拒过，可是到了最后，还是逃不了，还是选择了沉沦！”思凡紧紧地盯着明月公主的眼睛，“你能理解吗？这是一种被诅咒的爱，这是一种人神共愤的爱，可是既然爱了，我们就不会后悔！”

“他是你的父王！”明月公主的声音有点飘忽不定。

“我知道！”思凡的眼睛里满是坚定。

“他是个男人！”明月公主象是快要窒息了。

“我知道！”思凡不知不觉中提高了音量。

“你和你的父王相爱，而且还做出了苟且之事？”

“是的。”

“现在，你们要私奔？”

“是的。”

“那么夜国呢？你们不管了？”

“父王已经立下传位诏书，将王位传给太子。”

“什么都安排好了？”

“是的。”

“那么，你打算怎么安排我？”明月公主抬起了头，一脸的苦笑。

“我来请求你的原谅！”

“原谅？”明月公主忽然大笑起来，“我的原谅？重要吗？”

“当然重要！”思凡捧住她的脸，直视着她的眼睛，“看着我，依依！”

明月公主被动的看着她的丈夫。

“如果不是因为有你，今天一早，我就已经和父王远走高飞。如果不是因为有你，我何苦爱得如此的痛苦？”思凡的眼里有着令明月公主心疼不已的痛苦，“得不到你的原谅，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我都不会快乐啊！”

“原谅了你，我拿什么来原谅我自己？”明月公主苍白的嘴唇里轻轻吐出的这一句话，象是一把锋利的刀刃狠狠地扎进了思凡的心里，令他一阵晕眩。

“我可以原谅你爱上一个宫女，甚至于任何一个青楼女子，可是我无法原谅你爱上自己的父王！”明月公主的话象是一句一句的毒咒，深深地刻进思凡的心里，“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神，我的一切，你是那样的完美，那样的优秀，在你的面前，我自渐形猥。为了得到你的一个眼神，我可以放下公主的尊严；为了得到你的一个微笑，我甚至可以付出我的生命。我那样的爱你，不顾一切的爱你，可是到现在我才知道，我爱错了，你不是我的神，你不是夜国的英雄，你只是一个不要国家大义，罔顾父子伦常，为了一已爱欲，可以不忠、不义、不孝、不仁的伪君子！“

明月公主的话击碎了思凡最后的一点希望，他无力地闭上了眼睛：“父王啊，思凡再也不能和你浪迹天涯，再也不能和你一起去寻找梦中的天堂。从今往后，我只是一个无欲无爱无妄无求的空心傀儡了。”

※※※z※※y※※z※※z※※※

对于明月公主来说，接下来是一段行尸走肉的日子，在白天，她看着思凡努力地扮演着好丈夫的角色，在晚上，看着他无法抑制的想念着夜帝。这样的生活，象是一把利斧，她和他都被从头到脚劈成了两半，每一半都血肉模糊。她知道，只要她一辈子不原谅他，她和他就得过一辈子行尸走肉的日子，这是明月公主无法忍受的，可是她能原谅他吗？

这一日，刘公公出人意料地跑来了，更出人意料地是，他竟然舍弃了他几乎穿了一辈子的太监总管的宫服，，穿着普通老百姓的衣服，象个平常人家里最普通的一个老人。

“六王子，奴才来接你！”

刘公公的话，象是一粒石子，在思凡貌视平静的生活中激起了惊涛骇浪。而他接下来的话，令思凡几乎要晕眩了。

“太子与王后领兵叛乱，已经攻进了王宫。大王下令不得抵抗，只命奴才来接六王子，大王求六王子抛下一切顾虑，和奴才出城。”刘公公一脸的平静，似乎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了，“奴才的马车已经等在门外，六王子，时间不多了。”

思凡整个人都愣住了。“太子与王后攻进了王宫？父王不是已经将王位传给太子了吗？他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大王的诏书迟迟未下，说是要等六王子的决定。”

“我的决定？”思凡苦笑着，父王啊，你是在等我决定和你浪迹天涯的那一天，才颁布传位的诏书吧。

“六王子，快跟奴才走吧。太子和王后不会放过你，说不定已在来此的途中了。”

“父王呢？”思凡完全不在乎自己的安危，他不是没有面对过叛乱的军队，他们最想对付的不是他，而是贵为一国之君的父王！

“朕在此！”夜帝声若洪钟的站在了思凡的面前。

“你怎么来了？”再见到夜帝，思凡没有预料中的欣喜若狂，只有数不清的愤怒，“你知道你在干什么？你现在应该有多远走多远！你不该来这儿！这样有多危险！”

“没有你在身边，朕寸步难行啊！”夜帝的笑容映在思凡的眼里是如此的讽刺。

“太子与王后是朕负了他们，将江山交给他们朕无怨无悔。可是，在失去了一切以后，朕更不会放弃你了。”夜帝的眼里有闪着光的坚定，“现在，朕不管明月公主能不能原谅你，也不管你会不会后悔一生，朕只知道，如果现在不能令你和朕走，朕会后悔一生！”夜帝的笑容里有着贵为一代君主的的无妄霸气，深深地令思凡沉醉：“朕不想和你一辈子等一个虚无飘渺的原谅，朕不管在以后的日子里，你会不会怨恨朕，这几天里，朕想明白了，爱你，就要给你幸福，与其和你一起在这里为了一个原谅而痛苦的活着，还不如潇潇洒洒放下一切，为了我们自己而活！”

等不及思凡为夜帝的告白而感动，一个小小的声音在角落里响起：“你们走吧！”

思凡这才发现不知何时，明月公主已经站在那里，深深地望着夜帝，“我现在才明白，思凡为什么会不顾一切那么的爱你！”

“依依！”思凡看着眼前一脸震憾的明月公主，她原谅他了吗？

明月公主象是明白思凡想说什么，居然露出了少有的微笑，“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原谅你！可是我会让你们走。因为父王听信了太子与王后的话，带着月国三十万大军来找你们算帐，为我出气。你虽然对不起我，可是我还是爱你，我不想让你死在父王的剑下。”

“你们走吧！”明月公主的眼里有深深的疲惫，“现在就快走！趁现在我还不会后悔！”

思凡紧紧地握住了明月公主的手，说“这辈子我辜负了你，只有等下辈子，我一定会做你真正的好丈夫！”

明月公主的笑容灿若星辰，“我记下了你的承诺，这一次不许你再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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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自由了吗？现在就可以去梦中的天堂了吗？思凡不可思议地望着马车外面一闪而过的景色，昨天的这个时候他还在哀悼这份为世人所不容的感情，而现在，他竟然能和心爱的人相拥在一起奔向他们的天堂！思凡只觉得这象是一场梦，他紧紧地拥住了夜帝，至少让他感觉到怀中的人是真实的。

马车飞快地奔驰着，在出城的那一刻，思凡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

“舍不得吗？”夜帝善解人意地抚摸着他的长发。那柔顺的触感一丝丝地融入夜帝的心，他是再也放不下他了！

思凡看着夜帝的脸笑魇如花，“你都能舍得下你的万里河山，我有什么舍不下的！”思凡看了一眼渐行渐远的城门，道：“那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总会有点感情的。”

夜帝宠腻的揉了揉他的头发，道：“只要你喜欢，以后我们可以再回来看看！”

思凡调皮地一笑，道：“你舍得下万里河山，也舍得下后宫三千粉黛？”

夜帝看着思凡的眼睛变得深遂了，深情地说：“溺水三千，只取一瓢！”

思凡被夜帝的深情诱惑了，他轻轻地啄上夜帝的唇，“从今往后，你是我的了！”

夜帝被思凡孩子气的话逗笑了：“到我白发苍苍的时候，你还能这么说吗？”

思凡笑了，轻抚上夜帝的脸：“到时候你就知道了！”z

“我现在要你说！”夜帝的手伸进思凡的衣襟，抚摸着他丝滑的胸。

思凡笑着躲闪着，“我不说！”y

“不说？”夜帝的笑容暧昧起来，他的大手禁锢住了思凡躲闪的身躯，在他的脸上烙上无数的吻！

“不要……不要……”思凡笑得快喘不过气了，“好痒……住手……”

“说不说？”夜帝的吻绵延向下，一口将他的乳尖吞噬！b

“啊……不……说……”思凡的话开始底气不足，神志一点一点的被夜帝的吻吞没。

夜帝好笑地看着怀中人的神情，捉弄地一把抚上他的臀瓣，手指在他的菊穴附近画着圈！

“父王！”思凡惊骇地瞪大了眼睛。他想在这里要他吗？g

“不许再叫我父王！”夜帝的手指停留在了穴口，声音里有化不开的浓情，“叫我夜！”话音刚落，秀长的手指惩罚似的全根没入！

“啊！”思凡惊得跳了起来！就在这时候，马车忽然停了，车内的两人被撞在了一起，思凡用极暧昧的姿势趴在夜帝的身上，夜帝那早已勃起的硕大诱惑地顶在思凡的腹部。

“啊呀！”思凡急急地起身，却被夜帝一把抱住，这才发现，夜帝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自己几乎全裸的身体！

“镇国大将军马海叩见大王与六王子！”马车外马海将军声若洪钟，击碎了马车内的旖旎春光！

马海一身戎装，身后是黑压压的一片大军。驾着马车的刘公公几时看见过这样的阵仗，已经吓得目瞪口呆。

“马将军，你这是在做什么？”夜帝皱眉道。

马海英姿飒爽，一脸豪气：“月国大王撕毁和约，私自带领三十万大军压境。马海身为镇国大将军抵抗外敌本是份内的事。求大王恩准马海出战！”

“马大将军你果然是国之栋梁！”一声大笑方落，平地里又窜出黑压压的一大群人，夜帝抬眼望去，领军的正是月国大王月帝。

原来，刘公公驾着马车一路行来，却已来到了夜国与月国的边境！

夜帝深深地看了眼刘公公，心痛地道：“我将你当成唯一可信任的人，你却背叛我！”

刘公公老泪纵横，哽咽道：“奴才受先帝临终重托，不忍见大王被男色所迷，违背父子伦常，如今已是满城风雨，失德于天下，继而又因德行有亏，令左右丞相倒戈相向，将江山社稷交与谋朝篡位的乱臣贼子，大罪于天下。”刘公公说到这里，已是声嘶力竭，“求大王为了夜国百年基业，忍痛割爱，赐盅媚祸国的六王子一死，奴才愿以死相谏！”话音刚落，刘公公已取出暗中藏匿于袖中的匕首，深深刺入了胸口！

刘公公的血耀眼地在地上溅开，第一次让思凡正视了与夜帝的这份人神共愤的畸恋所造成的伤害。

夜帝象是被刘公公的行为吓住了，半晌才看了一眼一脸震惊的马海，叹息道：“马将军，你也认为六王子该死吗？”

马海神色一正，跪倒在地，恭声道：“六王子对马海有救命之恩，马海永世不忘！马海乃一介莽夫，只懂得效忠朝廷，不敢妄论君主之事！”

“你不敢妄论，朕却要问一问朕的好附马！”月帝大笑着催马上前，“六王子，不敢出来见见你岳父吗？”

思凡叹息着，走下马车，道：“父王此次是来取儿臣性命的吗？”

月帝大笑数声，已是满脸悲愤道：“你是夜国最令朕钦佩的人，朕将最心爱的女儿许配于你，她虽身有隐疾，但德行操守，堪称女子的典范，有妻若此，你可有不满？”

“没有！”思凡羞愧道，“依依是个好妻子。”

“既然如此，你又为何与自己的父亲私通，犯下这滔天恶行？”月帝大声道，“你令夜国兵祸天下，也令月国蒙受奇耻大辱。朕身为月国国君，怎能不雪此辱？”

“大错已成，决不后悔！”思凡深深地看了一眼夜帝，神情中似有千言万语，“夜国的兵祸天下，月国的大辱之仇，思凡愿一力承担！”

“这才是朕心目中敢作敢当的夜思凡！”月帝大笑着从身后取出一只白色的弓弩，道：“此弓乃月国镇国之宝，名唤皓月，能死在此弓之下的俱为月国的英雄！朕以此弓待你，你当死而无憾！”

思凡也大笑道：“思凡如此丧德败行，父王还如此相待，当真是死而无憾了！”

一旁的夜帝此时却大急，扯住思凡的衣袖道：“你有今日，我亦罪无可恕，怎能让你一力承担？”

思凡微笑着，轻声在夜帝耳畔道：“我夜思凡发誓，用我的一切来扶佐他，用我的生命来爱他，为他生，为他死，直到我生命的终结！”

夜帝震憾地望着自己的儿子，这是他曾在惠妃临终时所发的誓言，往日只是听闻，却从未听他亲口说出来，今日此时此景，听得他在耳边娓娓道来，不觉心如刀绞，沉声道：“天上人间，你我永不分离！”

思凡知道夜帝是要与他生死相随了，却意外的并不悲伤，心里一片平静，上前一步，望着若有所思的月帝道：“父王，请放箭！”

月帝拉开弓弩，朗声道：“这一箭射出，不论生死，你所带给月国的耻辱从此一笔勾销！从今往后，你不再是我月国的附马，你的所作所为与月国毫无关系！”

在月国大军响彻云霄的喝彩声中，白色的利箭从白色的弓弩中射出，一路带出刺耳的风声，稳稳地射穿思凡的肩背！

思凡如山般的身影从始自终不曾撼动分毫，血顺着伤口汩汩流下，倾刻间已染红了半袭衣衫！

月帝掉转马头，不曾再看思凡一眼，正待催马回去，却听得思凡道：“思凡恳请大王再赐一箭！”

月帝回头，不理众人的惊骇，大笑道：“你真的以为朕不敢杀你吗？”

思凡微笑道：“思凡的生死何足道哉，这一箭是想换大王的一句承诺！”

月帝奇道：“什么承诺比你自己的性命还要重要？”

“请大王承诺与夜国生生世世永为友邦，令两国百姓不再受战乱之苦！”

月帝的眼中闪出钦佩之色，道：“你与夜帝的行为撕毁了两国的和约，是想弥补吗？”

不等思凡开口，夜帝朗声道：“这一箭应该有我来受！”

一旁早听得热血沸腾的马海大声嚷道：“大王万万不可！您乃万金之躯，九五之尊，岂能涉此大险？”

夜帝大笑道：“我已将王位传于太子，如今早已是一介草民，马将军万不可再以大王相称！”他转身面对月帝道：“当初签定和约的是我，如今撕毁和约的也是我，我是不是比思凡更应该受此一箭？”

月帝深深地望了眼夜帝，笑道：“你原是个平庸的君主，缺少君王应有的霸气，我本来很瞧不起你，但如今夜国若多出几个象你们这样的人物，朕穷其一生也无法入侵夜国！”

夜帝一时间豪气干云，他紧紧地握了握思凡的手，对上了思凡清澈的眼睛，天上人间，永不分离，有了这句誓言，他了无牵挂，大步上前，道：“放箭！”

月帝搭箭挽弓，箭如流星，呼啸而过，正中夜帝的大腿！

月帝回头面对黑压压的大军，高举起手中的皓月，大声道：“朕以皓月之名起誓，与夜国生生世世永为友邦！”

边境上两军同时发出震天的欢呼，直透云层！

马海跳上马车，大声道：“马海愿送两位一程！”扬鞭声中，马蹄声声，在两军的注目之下，马车绝尘而去！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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